
 1 

编辑例言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

是我国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成长的历史 也是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 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的历史 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研究从 五四 开始一直到当前

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个方面的情况 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 对

于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将会起有力的推动作用 本社编

辑 出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二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中 除了概括性的文学史 文

艺思想斗争史等著作之外 还包括对各个阶段的文艺运动 文艺

思想斗争和各个作家作品的专题研究

三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坚持贯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百家争鸣方针 同一研究题目 如果有见解

不同的著作 只要立论明确 言之成理 我们愿意重复出版 以

利学术讨论

四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不包括资料部分 有关文学史

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的成品 将由本社分别编入 中国现代文学史

资料丛书 甲 乙两种中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序

吴 泰 昌

无论从哪方面说 我都不适合给友人著作写序 近年来碰到

过几起这类事 均婉言致歉了 唯独金梅的这本 论叶圣陶的文

学创作 当作者还未定稿就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时 我毫不迟疑地

答应了下来 事后我常暗自诧异 从哪儿来的这股勇气 后来读

到一家报纸副刊上一篇谈论作序的杂文 作者提出为什么不能在

请名人前辈的同时 也请些同辈乃至晚辈写序呢 文章还列举了

文学史的事实来作证 这倒触动了我 我这几年也出版了几个集

子 也请过几位我尊敬的前辈写序 金梅去年出版的一本文艺论

文集 也是请名家作序的 金梅平日给人的印象 为人和为文都

比较谨慎小心 不够大胆泼辣 这次他却带头搞多样化了 在他

的启发下 我刚刚编完的一个集子 就请了比我略大几岁的 在

艺术和学识上很令人尊敬的一位朋友作的序

现在 金梅的这本 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 的初校样 三百

多页的一堆 摊开在我的书桌上 北京少有的炎热天 我刚从湘

水流域回来 热的空气和热的记忆使我边看边揩汗 终于读完了

我为作者多年努力的成果高兴 真心实意的

我和金梅的初识 是三十年前 一个凉爽的秋天 我们分别

从江南考入了北京大学 同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新生 临时住在

小饭厅里 正式上课前 系主任杨晦教授说可以重新选择专业

初进燕园 陪我在未名湖畔散步的高年级同学是学文学的 受他

的影响 再加上羡慕语文专业一口气数不过来的那些闻名中外的

教授 我突然决定改学语文专业 这一 突然 就决定了我这一

辈子的生活道路 我和金梅的接触 随着宿舍的调整 专业的分

道而骤减 一九五八年 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新闻系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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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郊搬到了城里 当年大学生的社交本来就少 说实话 时间不

乏 囊中短缺的是公共汽车车票钱 星期天早起只好埋头在图书

馆里 虽说同在一个城市里 几年也难得见面一次 一九六 年

我大学将毕业时 一天在校园里见到金梅 他比我早一年毕业了

留校教书 他说因家在天津 他自愿调走 当时河北省会在天津

他去了河北省文联 此后 他随着河北省会的变异 到了保定

到了石家庄 一直在名称来回变换的一家省文艺杂志社当评论编

辑 时代的动乱 不安定 朋友间的走动也就少了 只好彼此在

心里相互惦记着 文化大革命 后期 我想不到和金梅在一起共

事了一两年 一个编辑部 一个组 一个办公室 可以说得上是

朝夕相处 晚上 九点多钟 我看书看累了 到院子里散步 见

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金梅单身 办公室就是他的宿舍 我推

门进去 和他闲聊一阵 我一九六四年研究生毕业后就到 文艺

报 工作 一九七三年湖北中央文化部干校分配 回不了北京

因我爱人大学毕业后被定为 可教育好的子女 打发到河北深县

一所公社中学教书 由于善良热心的河北文艺界的一些师长帮了

我的忙 我永远铭记在心的这个大忙 我来到石家庄 不久

我爱人也来了 这个调动过程消耗了我们无穷的精力 金梅也常

为此奔忙 深夜 我们谈起了大学时代的往事和一些不知去向的

同学 感触丛生 当我离去时 常常过了十点 我劝他早点休息

他总是点上一支烟 微笑着说 再干一会 我想他还要翻一会书

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入睡前总得翻点什么看 这次 才知道他

论叶老文学创作的这本书的初稿完成于六十年代初 一九七九年

又动手修改 我想 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 在静悄悄的夜

晚 他肯定在积累资料 作修改的准备 那个年月 现代文学史

讲叶圣陶还需要点胆量 他不得不静悄悄地干 我后悔 若早知

道他在从事这项工作 当时我虽帮不了什么忙 至少不会几乎每

天晚上剥夺他一段时间 影响他静悄悄地工作

我稍为详细地叙述我和金梅的相识和交往 旨在提醒读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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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作者写出这本书 实非易事 这是地地道道的业余之作 他

学的是新闻专业 现代文学史只捎带读过 长期的编辑生涯 使

他缺乏完整的读书和写作的时间 知难而进 知难而上 这是五

十年代许多大学生所追求的乐趣 我打心眼里钦佩金梅治学上的

这股韧劲

我应允写序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我与金梅同是叶圣陶作品

的爱好者 而又认为对这位重要作家研究不够是一种遗憾 而遗

憾何止这一点 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很有光彩的一页 我们

的研究工作 显然还没有很好地跟上去 虽然对一两个或几个伟

大作家的研究出了一些专著 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 但整个说来

还不够深入 不够全面 即使一向被重视的对鲁迅的研究 也难

说成果能令人十分满意 对文学史上存在过的为数众多的 有特

色有成就的一批作家单个研究不够 对一些复杂的文学现象 认

真剖析不够 这势必影响文学史水平的提高 近几年 现代文学

史出版了好几部 每部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 显示了特色

但总的说 新鲜感不够 材料上或观点上 多少给人以大同小异

的印象 我以为 这与对一批有影响的作家缺乏细致的考察有关

我们需要静下心来 扎扎实实地分析研究一批作家的创作 从中

引出实事求是的见解 在这个广泛耕耘的基础上 再加以综合

这样写出来的文学史可能会达到一个新的阶梯 前些年 听说上

海文艺出版社有意编辑出版一套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包括作家作

品论在内 我很欣赏编者的这种眼力和魄力 现在已经见到一批

成果了 其中就有金梅的这本书 在叶圣老九十寿辰之际 也算

得是一份薄礼吧 至少表达了读者的一点心意

叶圣陶是 五四 新文学初期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在现代文

坛活跃了七十个春秋 他创作涉及的面广 小说 诗词 戏剧

童话 散文 评论 都有显著的成就 他一生的多半时间是用在

编辑和教育事业上 平日为文又严谨 作品的数量不算太多 也

有数百万言了 这样一位对我国新文学发展有显著贡献的作家



 5 

这几年才引起中外研究者的兴趣 解放前 茅盾 朱自清 夏丐

尊等零星写过评介叶圣陶作品的文章 钱杏 阿英 一九二八

年写了逾万字的 叶绍钧的创作的考察 的论文 解放后 也有

不少这样文章 前年出了一本评传和一本从语文角度研究叶老作

品的小册子 但对叶老文学创作的更系统 更全面 更深入的研

究 仍未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从这个角度上看 金梅的这本书

可以说是研究叶圣陶文学创作的第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 我

对这本书的总的印象是 内容厚实 论述较系统 全面 充分

观点较公允 稳妥 在剖析叶圣陶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时

作者提出的看法 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是一部了解叶圣陶文学

创作的必读之书 当然 终因条件局限 新近挖掘与发现的材料

仍有所遗漏 比如 近年出版的 叶圣陶散文 甲集 有半数

以上的文章 是初次成集的 其中有些第一次披露是叶老的作品

这些作品 在金梅的书中就未能得到反映

读完本书 在论述上 我感到的一个缺憾是 有些地方多少

缺乏一点锋芒 这主要是指在个别存在着尖锐分歧观点的问题上

看不到作者应有的意见 比如说 鲁迅对叶圣陶创作发表过意见

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三日给日本增田涉的信中说 叶的小说 有

许多是所谓 身边琐事 那样的东西 我不喜欢 我平日留心鲁

迅的这段话 有些研究文章实际上也采纳了鲁迅的意见 我希望

在本书中看到金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知是作者忽略了这一材

料 还是有意避开了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表态 我有点失望 鲁迅

先生是我们最最尊敬的伟大作家 他关于文艺的许多深刻精辟的

见解 至今仍给我们以教诲 但是 对文艺作品的欣赏与评价

再有慧眼的人 也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 在对待一些作家 作

品的看法与爱好上有不一致 是正常的现象 中外文学史上这类

例子并不鲜见 罗曼 罗兰就不如我们现在这样推崇巴尔扎克老

人 而对罗曼 罗兰的作品 当时法国文坛 也不如今天我们中

国研究者评价那么高 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 自然有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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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一定每个大作家和权威所发表的每一个具体意见都是真理

都是定论 就一定全面 一定正确 所以列宁一再告诫人们要将

党的领导者对文艺的具体意见 与党对文艺的主张区别开来 我

个人对鲁迅先生谈论叶圣陶小说创作的那段话 有不敢苟同的地

方 喜欢不喜欢 这是个人的欣赏口味的问题 可不讨论 主要

是立论的那句话 我以为 综观叶圣陶小说的全貌 得不出 有

许多是所谓 身边琐事 那样的东西 的结论 这里 首先涉及

到一个创作理论问题 什么才算是写 身边琐事 文学反映社

会生活 题材的大小是重要的 但不是决定性的 关键在于题材

本身所包涵 所沾濡的社会意义的大小 鲁迅先生一些被公认为

杰作的小说 如 一件小事 就题材而言 很难说就不是 身边

琐事 但它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 叶圣陶的小说 几乎都是写

他熟悉的教育界 知识分子的生活 何况他还写过脍炙人口的短

篇小说 多收了三五斗 不能一概说 这些生活都是 身边琐事

叶圣陶的多数小说 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其次是 鲁迅先生

一九三六年对叶圣陶小说作这样的概括 也不符合叶圣陶小说的

发展实际 如果说 叶圣陶从辛亥至 五四 前后 有些小说对

时代的脉搏把握还不够 那么 五卅 之后 他创作上的这一弱

点得到了很大的克服 长篇 倪焕之 的出现是一个明显的标志

这部长篇 生活之厚实 时代气息之新鲜 艺术描绘之精致 使

其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杰作 茅盾推重 倪焕之 是近

十年来的 扛鼎之作 说 这样 扛鼎 似的工作 如果有意识

地继续做下去 将来我们大概可以说一声 五卅 以后的文坛倒

不至于象 五四 时代那样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了 我的上述理

解不一定对 借此就教于读者和本书的作者 我之所以说这层意

思 是期望我们的学术研究带有更强的针对性 论争性 正确的

意见往往是在争辩中形成的 稳定的 真理是愈辩愈明的 要做

到这一点 就需要鼓励和发扬学术上的勇气 在我看来 即使与

学术权威的 定论 相左 只要是认真从可靠的材料中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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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就要敢于发表 这样 我们的学术水平才可望大幅度提高

研究者也才能形成鲜明的个性 而这 又需要有学术上的民主空

气作保证

读罢书稿 还想到一个问题 这就是作为文艺评论家的叶圣

陶 也应该引起我们研究者的重视 五四 以来 许多作家在创

作的同时 写了大量有特色的评论文字 不象我们现在分得这么

一清二楚 作家就是作家 评论家就是评论家 编辑就是编辑

三者往往是交错在一起的 熔一炉于一人 叶老就是这样的一位

多面手 他一生写了数十万字的评论文章 解放前的多侧重于语

文角度 象 文章例话 里的那些篇什 但 其意义决不仅仅停

留在文章结构和语法修辞的推敲上 涉及到对文艺新作的评价和

理论问题的探求 例如 一九三六年夏衍的报告文学名篇 包身

工 发表不久 叶老就对此加以热情评介 通过对作品入微的剖

析 阐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 呼吁这一新型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

解放后 叶老的主要精力在教育事业上 他写了一些作品 散文

多 小说只一篇 评论文章不少 大都收在 叶圣陶论创作 一

书中 叶老对新的创作十分关心 能看就看 不能看就听广播或

由家人诵读 记得一九七八年 文艺报 复刊时 我去向叶老求

援 他说正在听广播一部小说 听完了 若有想法再说 后来至

善来电话叫我去取稿 是叶老听完这部长篇小说后写的随想 这

就是发表在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三期 文艺报 上的

我听了 第一个回合 叶老评论文章 长短不一 短小的居

多 文风朴实 亲切自然 毫无一个大作家说大道理的架子 写

法自如 角度多样 给人以切实的东西 这两年作家兼写评论的

渐渐多起来了 这是一个好现象 既扩大了评论作者的队伍 又

丰富了评论文章的品种 作家的评论文章活泼清新 更能道出同

行的创作甘苦 自然也有它的短处 如果认真总结一下叶圣陶在

评论上的成就 不仅对全面评价这位人品文品均为人敬重的老作

家是必要的 而且对发展今天的文艺评论也大有益处 金梅的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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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题名已限定论述的只是叶圣陶的文学创作 评论不在此书的

视野之列 我不是责怪金梅有什么遗漏 而是想应该有人研究这

个选题

话扯远了 开头我就说过 无论从哪方面讲 我都不适

合为友人写序

一九八四年七 八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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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平 文学活动概述

叶圣陶 原名绍钧 圣陶是他的字 一八九四年十月二十八

日 生于江苏省苏州市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 父亲叶仁伯

职业是账房 为一家姓潘的地主经管田租 母亲朱氏 管理家务

一九 年 叶圣陶六岁时 进入私塾读书 先读 三字经

千字文 然后是 四书 诗经 易经 都要读熟 都要

在老师跟前背诵 背得出了 老师才教下去 每天还要理书 就

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 背给老师听 就这样

叶圣陶在私塾中读了四五年 到一九 五年 十一岁时 父亲要

他参加过一次科举考试 未能考中 这期间 由于受国内革新运

动的影响 叶圣陶常与同学 好友顾颉刚 王伯祥等一起 慷慨

激昂地议论着国家大事和人生要义 一九 六年 叶圣陶十二岁

时 由私塾转入小学读书 由于成绩优异 读了一年 便考入苏

州新创办的草桥中学 五年后的一九一一年冬季 毕业于该校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十日 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叶圣陶密切注视

着此次革命事态的发展 他几乎天天去车站 茶馆 等候新到的

                                                        
本书中关于叶圣陶生平事迹的介绍 除采自其有关的自述文章 还参阅了

商金林编辑的 叶圣陶年谱 上辑 初稿 新文学史料 1981年第 1 4
期 1982年第 1期 以及顾颉刚 隔膜 序 隔膜 商务印书馆 1922年
3月版
叶圣陶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 中国语文 1978 年
第 2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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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 急欲得知全国各地起事的情况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 苏

州城亦于十一月五日光复 打倒皇帝 剪掉辫子 开会庆祝 入

学团着校服 荷枪挎刀 射击打靶 列队出巡 和友人相聚谈论

评说 写诗作文赞颂革命 探讨改革 风云际会 盛哉此

时 叶圣陶很是欣喜若狂了一阵 他以为 自由之魂其返

吾民之气当昌 其在此举矣 但是 正象他后来所回忆的 看

看事实 似乎跟理想中的革命不大对头 这就使叶圣陶在 莫名

其妙的高兴 中 又感到莫名其妙的忧虑 了 而不久 由于

家境贫寒 无力升学 叶圣陶就开始当了小学教员

从一九一二年起 将近十年时间 叶圣陶在几所小学任教

先是在苏州城内的一所初等小学当二年级主任 教国文 也教算

术 对于教育 叶圣陶是有一番美好的愿望的 他以为 通过教

育 能 使醇醇诸 展发神辉 于自己 亦此生一乐 以其

温厚的性情 叶圣陶 原是和小学生聚得下淘的 但由于他看不

惯那些目光短浅的同事和 象煞有介事 的视学 不愿意和他们

合作共事 因此 三年后 终于被挤出了学校 在家闲居了一年

多时间 一九一五年秋天 经友人郭绍虞介绍 叶圣陶到上海商

务印书馆附设的尚公学校任国文教员 并为该馆编写小学国文课

本 一年多以后 一九一七年春天 又应同学好友吴宾若的约请

转入苏州东南的用直镇高等小学担任教职 吴宾若是该校校长

                                                        
据叶圣陶 辛亥革命前后 日记摘抄 一 记载 叶圣陶于一九一一
年前后 曾在 大汉报 妇女时报 等报刊上 发表过 大汉天声 论
贵族妇女有革除装饰奢侈之责 儿童之观念 等诗文 他在热情赞颂革命
的同时 对改革各种陈规陋习尤其是心理上的旧习极为重视 认为 其余
当从根本谋 改革尤须改革心 心犹旧习新何有 革之惟有痛规箴 见 新
文学史料 1983年第 1期
叶圣陶 辛亥革命前后 日记摘抄 一 新文学史料 1983年第

1期
叶圣陶 革心 抗战文艺 1946年第 10卷第 6期
叶圣陶 1913年 10月 12日写给顾颉刚的信 转引自顾颉刚 隔膜 序
隔膜 商务印书馆 1922年 3月版
参阅顾颉刚 隔膜 序 隔膜 商务印书馆 1922年 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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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该校的还有另一位同学和好友王伯祥 他们意气相投 目标

一致 对于教育有着共同的设想 叶圣陶以为 自己对教育的美

好意愿 有了实现的可能 胸中充满了希望 在用直的五六年中

叶圣陶和吴宾若 王伯祥等人一起 实验着一整套新式的教育方

案 办农场 开商店 造戏台 设备展览馆 阅书室 自编课本

定期召开同乐会和恳亲会 有些课程不用书本 用语体文教授

等等 据顾颉刚回忆说 在用直的五六年中 叶圣陶是 沉浸在

爱的空气里了 这个时期他还常常利用课余时间 早晨 到用

直镇西的晓市观察民情风俗 了解歌女等底层人民的生活 晚间

则去学生家中走访 关心贫苦农民及其子弟的生计 在教学中

叶圣陶不但教书 更重视教人 他每每告诫学生 要 先天下之

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用直镇上有陆龟蒙的遗迹 叶圣陶和

吴宾若等教师 每年都要组织学生去瞻仰陆龟蒙的衣冠墓 讲述

这位先贤的生平和他那揭露现实 同情农民的诗文 在这种场合

叶圣陶则谆谆教育他的学生说 先贤高洁 是百世之师 今天

时代不同了 你们要入世为民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用直 师生

们激动不已 他们在学校操场上召开了宣讲会 叶圣陶在会上大

声疾呼 外争国权 内惩国贼 以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 之后

他又和王伯祥等创办了 用声 文艺周刊 传播新文化 新思潮

在用直的五六年中 叶圣陶和那里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那

里的学生和群众 一直是很怀念他的 这段生活 无疑地对叶圣

陶今后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九二一年秋季到一九二三年春天这段时间 上海 杭州

北京等地的一些中学和大学 倾慕于叶圣陶的文名和人品 曾先

后聘请他为教员 但时间都不长 从一九二三年春天起 叶圣陶

                                                        
参阅顾颉刚 隔膜 序 隔膜 商务印书馆 1922年 3月版
此处叙述的叶圣陶在用直的生活情况 参阅了顾颉刚的 隔膜 序 隔
膜 商务印书馆 1922 年 3 月版 商金林的 访叶圣老的第二故乡
用直 钟山 文学季刊 1981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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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用直 进入商务印书馆 这之后的十余年间 他虽不时地还

在上海的一些中学和大学担任过教职 但都是兼职 他的主要职

业 就一直是书店的编辑 一九三 年底 他由商务印书馆考入

开明书店 开始是一般编辑人员 以后成为书店负责人之一

在这十余年间 一九二三 一九三七年的抗日战争爆发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动荡的年代 叶圣陶的个人经历 也发生了

较大的变化 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后 叶圣陶很快结识了早期共产

党人沈雁冰 沈泽民 杨贤江 瞿秋白等人 并开始接触到了一

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 这无疑地帮助他提高了政治思想

觉悟和革命热忱 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之后 叶圣陶的家成

了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左翼组织活动的地点 五卅 事件中 叶圣

陶亲身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目睹了中外反动派镇压人

民的凶残狠毒 在惨案发生后第四天 他和沈雁冰 郑振锋 胡

愈之等编辑出版了 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 的机关报 公理

日报 对英日帝国主义者及其帮凶走狗 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该报由于经费支绌不得不停办以后 叶圣陶又创办了以揭露黑

暗 抨击时政为宗旨的 苏州评论报 一九二六年五月 纪念 五

卅 惨案一周年时 叶圣陶受党的委托 创办和主编了中国济难

会的机关刊物 光明 杂志 为营救 援助被捕革命者及其家属

积极工作 一九二七年三月 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并

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市民代表会议 叶圣陶受革命政权的委

派 曾到苏州接管过学校 四 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 他又回到

上海 由于原来的住处曾为进步组织联络点之事暴露 加上他的

夫人胡墨林 也曾被委派接收上海最大的女子学校 务本女学

后因病未去 传闻敌人要搜捕她 为了安全起见 叶圣陶不得

不搬了一次家 这期间 叶圣陶目睹耳闻了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

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种种怵目惊心的惨酷事实 他在松江景贤女

子中学上海分校任教时结识的共产党人侯绍裘 曾任上海临时革

命政权的委员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捆进麻袋

后用刺刀刺死 沉尸秦淮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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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这一年 一九二七年秋 鲁迅来到上海定居 叶圣

陶与鲁迅 沈雁冰 冯雪峰等是近邻 就从这时开始 或登门拜

访 或书信往还 叶圣陶与鲁迅有了较多的接触

三十年代初开始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 国民党反

动派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镇压 在进行多次军事围剿

的同时 又实行了一系列文化围剿 而日本帝国主义则长驱直入

步步进逼 大有吞并中国之势 在这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

时刻 叶圣陶满怀义愤 和鲁迅 茅盾等革命作家并肩作战 同

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初 国民党反动派逮

捕了胡也频 柔石 殷夫 冯铿 李求实等左联五位青年作家

叶圣陶与夏 尊联名写信给国民党元老 开明书店董事邵力子先

生 请他为释放胡也频等人助一臂之力 同年 九 一八 事变

发生后 叶圣陶又与夏 尊一起立即发表了 知与情意 的联名

文章 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同年十二月

十九日 叶圣陶与夏 尊 周建人 胡愈之 郁达夫 丁玲等在

上海发起成立了 文艺界反帝抗日大联盟 并被推选为该盟机关

刊物 文化通讯 的负责人之一 一九三二年 日本帝国主义在

上海制造了 一 二八 战事 无数房屋被炸毁 市民们惨遭无

辜之害 叶圣陶所在的开明书店和他的家 也遭到了炮火的袭击

在战事发生后七天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 叶圣陶与鲁迅 茅

盾 陈望道 郁达夫 丁玲 胡愈之等四十三人 联名发表了 上

海文化界告世界书 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

径 二月七日 又与鲁迅 茅盾等一百二十九名爱国人士 签名

发表了 为抗议日本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

丁玲等人被捕后 叶圣陶与蔡元培 胡愈之 邹韬奋 郁达夫

柳亚子等三十九人 联名致电南京政府 强烈要求立即予以释放

还参与了营救被捕人员的募捐活动 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

人 为迎合日本侵略者的意愿 推行和鼓吹其不抵抗政策 掀起

了一阵尊孔读经的复古风时 叶圣陶写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政论

文章 并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 和上海十八个文学团体和文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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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多人联名发表了 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 书 鲜明

地表示了反对复古的态度 一九三六年十月一日 叶圣陶又和鲁

迅 茅盾 郭沫若 巴金等二十一人 联名发表了 文艺界同人

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一九三七年 七七 芦沟桥事变发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叶圣陶于九月间 扶老携幼 长途跋涉 由苏州西行 先到武汉

后又入川 在重庆 成都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并编辑 中学生

等刊物 在抗日战争的整整八年中 叶圣陶历尽艰险 饱经沧桑

但他始终自守着志概与节操 还通过手中的一支笔 不断地批判

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活动 随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逐

步加深 他的斗争精神也越发坚定有力了 素以脾气温和著称的

叶圣陶 现在面对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及其有关宣传 也

难以平心静气 温文尔雅了 据朱东润在 恒言之役 一文 中回

忆 一九三九年秋 当他们在武汉大学任教时 在一次语文测验

中 校方竟出了一个非常古怪的题目 让一年级新生把柳宗元的

佩韦赋 译成所谓 恒言 朱东润在回忆文章中说 不要说一

年级新生不能理解柳宗元的这篇高论 即使理解了 那么 韦

之申申 佩于躬矣 本正生和 探厥中矣 是不是要学生们在

国土沦丧 山河破碎之时 去 追求和平 为侵略者开辟一条招

降的道路 呢 至于何谓 恒言 更是谁也弄不清 当时 叶圣

陶和朱东润 高晋生三人被指定为监考 又让其阅卷评分 面对

校方的这种荒唐卑劣的做法 叶圣陶主动起草 给教务处写信

坚决拒绝阅卷 这一行动 一时被称为 恒言之役 也是在武汉

大学时 有一次 叶圣陶在听说了一个学生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以

后 愤慨异常 直骂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 灭绝人性 在对国

民党反动派的仇恨不断增长的同时 叶圣陶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愈来愈亲密深厚起来 他曾鼓励其一心想参军抗日的小儿子叶至

                                                        

东润 恒言之役 新文学史料 1978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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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说 要出去 应该到延安去 就是这样 叶圣陶抱着 不扫

妖氛誓不还 的决心 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定能取得胜利的坚

定信念 在西南各地 度过了整整八年的漫长岁月 终于盼来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 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旬 他带着一家人 搭乘破

旧的木船 经过四十多天的冒险航行 返回上海 见到了日夜思

念的亲朋故友

回到上海后 叶圣陶仍在开明书店工作 直到一九四八年底

从抗战后期开始 叶圣陶就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真投降 反共

反人民的本质 有所认识和揭露 现在 他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旨

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 发动内战的和平民主运动的激流

中 为实现和平 自由 民主而斗争 新中国建立前夕 叶圣陶

怀着 兴奋的心情 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召唤 绕道香港到达北平

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 叶圣陶即被任命

为出版总署副署长 以后 他曾担任过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 教

育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等职 他是历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并被选为常务委员 粉碎 四人帮 以后

又担任了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 中央文史

馆馆长 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 一九八三年六月 在第六届全

国政治协商会议上 被选为副主席

叶圣陶是 五四 以来我国杰出的作家之一 在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 他是有突出的地位的

叶圣陶对文学写作 很早就有浓厚的兴趣 这种兴趣 来源

于他自幼对中外文艺作品的广泛接触 他在 说书 一文中追

忆说 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 私塾里放了学 常常跟着父亲去 听

书 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 这几年间听的 书 真不少 小

书 象 珍珠塔 描金凤 三笑 文武香球 大书 象

三国志 金玉传 水浒 英烈 都不止听了一遍 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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